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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范脑袋电话打来时，方诚正在写一篇战斗檄文。檄文是

为庄主任写的，题目恢弘，气势磅礴，叫《长江三角洲作为

整体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意义 兼论大型城

市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》。范脑袋一听他在写这玩意儿，顿

时大笑起来。

“奶奶的，你小子还真有空啊？有这工夫，还不如给我写

两篇企划书得了，每个字十块钱，怎么样？”

方诚说“：我还没穷到这地步。有什么事，你说。”

范脑袋说“：晚上到我公司一下，有点事要你帮忙。”

方诚说“：又要拿我扯虎皮做大旗？”

范脑袋倒爽快，说“：猜对了。晚上五点半，公司见，别忘

了穿正经点儿。”

电话挂了后，方诚继续写檄文。本来他并不想趟这浑

水，可那天庄主任抓住他，嘻嘻哈哈和他扯了一通，便要他

写这篇文章。庄主任语重心长地说“：小方，我们经济管理

研究中心的年轻人中，就你学术扎实，文笔好，思想新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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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一直看好你的。这样的重头文章，实话说，交给别人写，

我还真不放心。再说了，私下里讲句话，你导师跟我这样的

关系，我不让你写，还让谁写？我们是一家人嘛！这篇东西我

已经跟人家讲好了，准备发在下一期的《中国经济研究》

上。在这样的核心刊物上有几篇有分量的文章，以后评职称

就容易多了。在我们这样的单位，没有几篇扎实的成果，不

多发文章，上去也难。像你这样的年轻人，好好干，前途大

着呢。”庄主任说这话的时候，一脸的真诚和提携后进的样

子，让人觉得是看得起你才让你写这篇文章的。这一来，方

诚便不再好讲什么了，只能点头哈腰地说“：谢谢庄主任的

栽培。”

当初方诚分配到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，通的就是庄主

任的路子。方诚的硕士导师和庄主任当年是同班同学，庄主

任年长方诚导师一岁。照圈子里的辈分排起来，方诚还得叫

庄主任一声“师伯”。方诚知道，现在自己接的这篇东西明

摆着是个烫手山芋，明显是针对王副主任去的。在经管中

心，庄主任与王副主任不和是众所周知的事。当初俩人也要

好过一阵子，后来就翻了脸，常在报刊上大打笔墨官司，相

互攻讦，见了面，从不打招呼，都从鼻孔里哼出声冷笑。翻

脸原因据说是在一次上面组织的专家研讨会上，王副主任

当着上级领导的面，驳斥了庄主任的观点，庄主任感到很没

面子，当时虽然表面还是很客气，面带微笑，虚心接受的样

子，但心里就有了疙瘩，觉得你姓王的也太不够意思了，给

我来这一套。在另一次会议上，等王副主任发完言，庄主任

立即毫不留情地进行反驳，搞得王副主任面红耳赤。从此俩

人就结了怨。当 一个分管经济中心时庄和王都是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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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分管管理中心，谁也不服谁，闹得挺厉害，连两个中心

的人都像是仇人，见了面不打招呼，直到庄主任后来升主

任，王副主任的威风被压了下来，中心的氛围才稍微和睦了

些。但王副主任一直不服气，他有很多学生辈在中心的关键

位置上，在中心很多事上能够说得上话，市里又有领导看重

他，肯帮他说话，庄主任一时也拿他没有办法。前不久王副

主任组织一批人，搞了个课题，写了个报告，把长江三角洲

的发展归纳在大型城市发展的框架内，说只有大城市才能

担负起未来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，是长三角持续发展的最

终推动力。这跟庄主任一直提倡的将长江三角洲的农村、乡

镇和城市作为整体发展的观点明显不符，难怪庄主任要写

文章反驳了。都说商场如战场，官场如战场，其实现在看

来，学术圈也如战场啊。

方诚知道，自己写的这篇檄文只要一发表，就算和王副

主任一路的结上仇了。他本来也并不想写这文章，但也没办

法，庄主任让写，他还敢不写？他在经管中心做中间派已经

两年多了，极力想谁都不得罪，但现在看来，谁都不得罪就

是两面都得罪，前次评奖就是这道理：按理他去年的论文成

果在年轻人里面是最多的，怎么也能评上，但没想到庄不把

他当自己人，王也不把他当自己人，双方平衡的结果是各上

一个心腹，方诚被莫名其妙地拉下来，只好自认倒霉。曾经

有段时间，他一直想坚持自己以前树立的理想，那就是做个

高尚的人，独立自主的人，有原则的人，但坚持的结果是让

他觉得失望：当整个时代和社会都变得没有原则和标准的

时候，坚持这样的理想是那么不合时宜和可笑。现在他也算

是想穿了，人在社会，身不由己，要想混得好，终归要投靠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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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，早投晚投一个样，还不如找个实力强的投靠算了。于

是那天就答应了庄主任，回来写这气势汹涌的文章。

范脑袋的电话挂后，方诚一鼓作气将最后几个观点编

造完毕，敲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，长长地吁口气，心想，管

他妈的，好不好都让庄老头儿改去吧。关上文件，随即上了

网。刚一上去， 便有人找了上来，是两三个星期前网上认

识的一个妹妹。方诚在网上已经和她混得烂熟，聊得相当投

机，几次想约她出来，可惜妹妹一直不答应。方诚和她是在

一个名叫“今夜不设防”的网上认识的。网站地址是范脑袋

告诉他的。一次饭后，他神神秘秘地告诉方诚说“：妈的，这

网站绝对精彩，不像别的网站玩虚的，里面的人都来真

的。”方诚后来上去一看，果然！里面尽都是些豪爽派男女，

只要谈得投机，没两分钟，就要跟你搞一夜情。范脑袋吹嘘

说自己已经在上面泡了好几个妹妹了。方诚挖苦说，没准是

人家泡了你吧？范脑袋没在意，说，谁泡谁还不都一样？方诚

后来也学着在上面钓妹妹。没想到第一次就遇到个比他厉

害得多的角色，和他聊了没几分钟，就大搞网上激情，盛情

相邀方诚出来和她见面。方诚抱着兴奋、好奇、心虚、犹豫

等等复杂的心情答应了。那次两个人约在衡山路的红色年

代，一个小而嘈杂的酒吧。见了面，方诚才知道她比自己还

要大三岁，但看上去还算漂亮，长得也性感。她坚持要方诚

叫她姐姐。两个人乱七八糟地聊了一阵，性感姐姐大概也喝

得差不多了，在酒吧菲律宾歌手吵吵嚷嚷的伴奏下，凑到他

耳边大声说“：待会儿到我家，好不好？”方诚犹豫了一下，看

了看她，性感姐姐的眼神发亮，一脸的渴望。方诚心里一

动，答应了。那天晚上 他和性感姐姐在她住的地方疯狂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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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整一夜。尽管方诚在大学也谈过女朋友，也有过这方面的

经验，但性感姐姐的技巧还是让方诚大开眼界，甘拜下风。

第二天从姐姐家出来，他感到两腿发软。事情过后，方诚那

几天心情阴郁得像六月里的黄梅天，有些后悔、自责，觉得

自己堕落不堪，总感到像失落了什么。后来这个姐姐又找过

他几次，方诚一方面告诉自己要适可而止，一方面却怎么也

管不住欲望的火焰，每次都在犹犹豫豫间去了，直到一年后

她跟自己老公移民去了澳洲，两个人关系才算结束。他有次

在疯狂过后，问姐姐，怎么胆子这么大，刚跟他见面就敢带

他到自己家？万一他是个流氓恶棍怎么办？姐姐拧拧他耳

朵，自信地说“：我会看相，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好人。”再后

来方诚的脸皮和心理都厚起来，变成了真正的油条，几乎再

没有自责的感觉，只是那种失落的感觉偶尔还会“狠斗私字

一闪念”般出现。

刚一和她接上线，妹妹就急不可待地说：“杀手

你终于出现了！干吗去了？人家找你好苦。”

方诚说“：忙着揍人呐。”

“揍人？揍谁啊？”

方诚说“：揍一个不相干的鸟人。”

“哈，骗人。”

“不骗你，早告诉过你了，我是黑社会打手，你还不信。”

“信你个鸟！”

“女孩子不要说粗话，注意形象。”

“注意个屁！”

“让你不要说粗话你还说，你死定了！”

妹妹发嗲“：我死了，你舍得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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瞎扯了一通，方诚试探着约她出来见面。想不到今天她

居然同意了。方诚心里直乐，前几次约她出来见面，她都矜

持着不同意，这次倒这么爽快，看来她也憋不住了。俩人约

好晚上九点在新天地大门口见面。妹妹忽然想起了什么，

问“：我怎么才知道是你呢？”

方诚说“：你看到穿黑色西服，戴墨镜，特别像流氓的那

个就是。”

“不开玩笑。”

“不开玩笑，最英俊的那个就是我。”

出了门，却发现天上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。白白的一

片，扬过来，荡过去，快要落地了，被驶过的汽车一卷，又吹

了起来。等最后掉到地上，倏地一下就不见了，跟尘土混在

一起。天空是阴阴的，薄薄的云霭罩在上面，高一些的建筑

都见不到顶，像是无端端被空气吃进了一截。路上的行人都

仰起头，笑嘻嘻地看着天，一副开心的样子。也难怪，上海

市已经有七八年没见这样的雪花了。

方诚叫了辆出租车，往市中心开去。

出租车里放着无线电，正在讲医疗改革的事，方诚并不

感兴趣，看着窗外，心里一会儿嘀咕范脑袋这次叫他不知又

是什么事，一会儿嘀咕晚上见到的妹妹不知到底漂亮不漂

亮。这时司机没话找话地对他说“：先生，你说医疗改革这

样改对不对？”方诚笑笑“：怎么改我都还不清楚呢。”司机

“哦”了一声，立马兴致勃勃地说“：这个我知道。”给他介绍

了半天关于医疗改革的具体措施。方诚也没怎么听，只是

“哦哦”应付着。司机介绍完，发牢骚说“：你说这改来改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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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这种人是生病都生不起了。”这时车子已到范脑袋公司

楼下，方诚让停了车，一边付钱，一边说“：放心吧，师傅，社

会主义是不会看着人病死不管的。”

司机看了看他，表情怪怪的。

范脑袋他们公司在十五楼，出了电梯间，前台小姐一下

就看到了他，冲他妩媚地笑。

“范总在里面等你呢，方先生。”

方诚哦了一声，看看她笑眯眯地说“：几天不见，你好像

瘦些了。最近减肥？”

小姑娘眉开眼笑地说“：是吗？瘦了吗？我自己倒不知道

呀。”

方诚说“：瘦了，不过气色挺好，肤色比以前也好多了，

比以前要白净。”

小姑娘眼睛都笑成一条缝了“：没有啦，人家只是换了

种化妆品嘛。”

方诚走进公司门，转头说“：这化妆品看来挺适合你，比

以前漂亮多了。刚才猛一看，我还以为你们范总什么时候把

了，吓我一跳。”张柏芝给请来做

小姑娘在后面发出轻快的笑声。

范脑袋刚好在门口和人说话，见他进来，听到外面的笑

声，说“：又调戏人家了？”

方诚说“：哪有，表扬了两句而已。”

范脑袋有些吃醋地说“：你小子可真是万人迷啊。”

进了总经理室，范脑袋给他倒了杯水，坐下来，准备开

始跟他讲事情。范脑袋原名范立泉，因为脑袋特别大，显得

有些肥头大耳，同学便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范脑袋。当初大学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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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范脑袋和他是上下铺，俩人私交不错，同进同出，连饭菜

票都是合在一起用。在系里俩人都是尖子生，深受各位上课

的教授喜欢，年年拿奖学金。大学毕业时，方诚继续攻读研

究生，范脑袋则进了家大型国有企业。班主任非常想挽留范

脑袋继续深造，收他做研究生，范脑袋婉言谢绝了，说自己

研究潜力不佳，私下却对方诚说“：学问这玩意儿实在没什

么大搞头，搞来搞去，不就是那么些屁话？不如钱进钱出的

过瘾。凭我这本事我混不出头还真不信了！”果然，出去没两

年，他就混到了这家国有大型企业董事长助理的位置，成为

班上同学中第一个有轿车接送的人。去年集团改革，成立了

这家投资公司，董事长派他来担任总经理，成为集团里手握

实权的少壮派之一。方诚研究生毕业后分到经济管理研究

中心，平时不坐班，范脑袋便常常请他到公司帮忙，算是兼

职，给了他一份丰厚的薪水。

喝着茶，方诚无意间看过去，发现范脑袋的肚子和上次

见面时相比又大了些，才二十八九岁，却已和四五十岁发福

的人不相上下，裤带已经只能松松垮垮地系在肚子下面了。

方诚想起人家说的，大官的裤带系在肚脐眼上，大款的裤带

系在肚脐眼下，三陪的裤带随时上上下下，只有普通老百姓

的裤带系在正常位置上，看看范脑袋，忍不住扑哧笑了出

来。

范脑袋莫名其妙地看着他“：笑什么？”

方诚把大官大款的裤带笑话说了，指着范脑袋的肚子，

笑着说“：你现在也算得上是大款了。”

范脑袋满足地把裤子往上提了提，说“：大款说不上，小

款勉强够格儿。大官裤子提得高，所以思想境界也高，要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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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人也是高档次的，大款裤子系得低，境界也低，未成大款

前什么女人都玩儿。我是小款，境界不高不低，对女人的要

求也是一样。不过大官大款都不如三陪舒服，人家想上就上

想下就下，也能玩儿大官也能玩儿大款，这境界是最高

的。”

说了会儿闲话，范脑袋把此次叫他来的目的告诉了方

诚，原来他们投资公司要搞一个房地产项目，准备与另外一

家公司合作，今天晚上对方要来和他们谈判。据说对方小组

，里有个海归的 他想，自己公司可不能在学历上输给

人家，你来个海归管理硕士，我就来个经济学硕士，一对

一，扯平。范脑袋说，要是待会儿对方跟他们搭架子，就让

方诚拿最新国际流行的经济学名词唬唬他们。听他说完，方

诚哭笑不得。

“就这个啊？有必要吗？”

范脑袋严肃地说：“老兄你不知道，现在的商场势利得

很，跟美国商界一样了，除了看你生意做得好不好，还要看

你是不是名校出身。要是你是从哈佛回来的，谈都不用谈，

，签单，要是什么乌龟王八蛋学校，看你那眼神简直要气

死人，就像看民工。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今天就看你的

了。”

“不至于吧？”

范脑袋说“：至于！”看了看手表，说“：时间差不多了，我

们先吃点东西，养好精神等他们来。”

在楼下吃了点比萨，返回楼上，前台小姐还没走。方诚

顺手把打包带回来的鸡翅和三明治递给她，说：“先垫垫

饥，当心饿出胃病来。”前台笑得眼睛又眯了起来 直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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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谢谢方先生。”进去，范脑袋就低声骂“：你他妈的倒真会

讨女孩子喜欢啊，逮着机会就献殷勤，哪天我这小姑娘不见

了，到你家一找一个准。”方诚得意地说“：谁让你自己要搭

架子的？成天唬着个脸，人家见着也怕，哪还敢跟你眉来眼

去？ ，我想啊？但总得注意形象吧？你以为当”范脑袋说“：

领导那么容易？要付出代价的！”

过了没几分钟，对方的人来了，一行五人，范脑袋这面

连方诚也是五人。大家围着圆桌坐下来，开始谈判。其实以

前双方已经谈过多次，项目的大方针基本上都确定下来了，

今天不过是在一些细节上敲定而已。对方里面有个二十多

岁的女性，以前没有加入到这个项目，今天是第一次跟范脑

袋公司见面，对方介绍说， 的主管，叫朱芸，这是他们

刚从英国回来。范脑袋说的海归硕士就是她。因为事先有范

脑袋的话在那里，方诚特别注意地看了看她 一身淡灰

色职业套装，化了淡妆，鼻子高挺，嘴巴小小巧巧的，倒还

算得上漂亮，只是眼睛看人时有些咄咄逼人的味道。不过方

诚知道，现在的职业女强人都这风格。商业社会真是害了不

少漂亮妹妹啊。

大家都很客气地说，欢迎朱小姐加入这个项目。她大大

”方方地说“：叫我 好了，大家都是朋友，随便点好。

接下来先是由范脑袋谈他们这个项目的大致情况和背

景，然后由下面的主管介绍具体的情况和运作构想，对方公

司的人补充一些材料。方诚对此没什么大的兴致，拿支笔假

装写写画画，其实心思早不知到哪里去了。等到朱芸发言，

一开口，果然厉害，直截了当地对范脑袋说，这个项目的利

润分配她有不同的意见，她认为应该在以后的租金中再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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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利益。她分析说，按照现在得 的投资比例和以后的出

资情况，他们在先期收益中已经受损，这部分利益应该在以

后的收益中返回。范脑袋反驳说“：朱小姐⋯⋯”

她说“：叫我 好了。”

，但是别忘了，“哦 土地是我们公司提供的，这部

分资本我们已经做了很大的折旧让利。”

她立即说“：但是范总，在动迁成本中，我们也担负了

的成本。”

“这部分我们已经考虑进去了。”

“我认为考虑得并不充分。我可以给你们几个理由

⋯⋯”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。

方诚听着听着，手中的笔不知不觉地停下来，注意她说

的每一个细节。听完，他暗中叹口气，觉得这女人实在厉

害，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儿。

范脑袋不服气，和她唇枪舌剑来来往往了半天，都没有

达成一致。俩人说完，双方的人又开始对各种细节插话争

辩。时间在双方的争执中过得很快。到后来，方诚有些坐立

不安，生怕和那个妹妹的约会误点，不时偷偷看手表。眼见

着时间一分分过去，过了近两个小时，大家才又就这个问题

协调一致。这时已是快晚上九点了。仿佛是为了使气氛缓和

下来，大家开始谈一些不相干的事情。朱芸谈到他们公司准

备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发项目的事，范脑袋指着方诚说：

“这方面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他，他是研究长三角地区经济

的专家，一流的高手！”

朱芸感兴趣地看看方诚“：哦，是吗？方先生怎么会对这

方面有兴趣的？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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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诚正好心里想着和妹妹的约会，差点说漏嘴自己是

研究中心的，幸好及时反应过来，顺口说“：以前读研究生

时对这方面感兴趣，做了些研究，不过没立泉说的那么玄

乎，粗通些皮毛而已。”

朱芸手支着下巴，问“：方先生还是研究生？是哪个学校

的啊？”方诚说了。她一拍手，说“：哈，我们是校友哎！我本科

在这里读的。”

范脑袋立马插话说“： ，我也是这个学校毕哎呀，

业的，想不到，世界真小，竟然在谈判桌上遇到老校友了！”

朱芸对他的话似乎并没有怎么听进去，说了声“是呀，

真巧啊”，又转过头同方诚说话。范脑袋见她没有理会自己

的意思，悻悻然同旁边的人说话去了。

朱芸说“：方先生是哪一级的？”

方诚说了，她又一拍手，说“：那么巧！我就比你低两级！

当时我们女生宿舍隔壁就是你们经济学院的，没准儿我还

认识你们同学呢。”她突然坏笑着说“：当时经常有男生到

我们宿舍楼来找女朋友，我印象中好像见过你几次啊。”

方诚一本正经地说：“那你一定记错了，当时我还没女

朋友呢。”

“是吗？那现在有没有呢？”

范脑袋插话说“：多了，连上次刚吹掉的那个，都快一个

班了。”

朱芸吃惊地看着他，方诚忙说“：还没有，他胡说八道。”

范脑袋笑嘻嘻地说： 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的话

我把方诚介绍给你，他人可不错噢。”

朱芸淡淡一笑，说：“谢谢范总的好意，可惜我已经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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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”

从公司出来，已是晚上九点半，霓虹灯遍地闪烁，晃眼

望去，红红绿绿斑斑驳驳的动着，宛若什么奇形怪状的动

物。由于是周末，人们都纷纷出来过夜生活，街上显得特别

热闹。范脑袋要用车送他，方诚谢绝了，挥手叫了辆出租

车，上去，便叫司机快开，到新天地。好在离那里不远，几分

钟便赶了过去。到了约定的地方，空无一人。方诚叹口气，

直骂范脑袋误了自己好事，又后悔没让妹妹留下电话，好跟

她联系。站了一会儿，他讪讪地要离开，这时一个女孩从里

面一家酒吧跑了出来，直奔他而来。

“
”

嗨，杀手

方诚点了点头，跌到冰点的心情立马高涨起来“。你是

水妖？”

女孩点点头，伸手让他看表“：迟到四十分钟。”

方诚说“：不好意思，刚才遇到点儿事情，没办法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方诚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们老大让我去执行任务去了，

杀一个掌握我们机密的人。”平时方诚在单位和熟人面前都

很正经，甚至有些腼腆，给人老实听话的感觉，但不知怎

的，一到这样的情况，他总是油腔滑调，简直像变了个人。

女孩笑了起来“：又胡说八道了。”

女孩笑起来的时候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颇有点林忆莲

的味道。女孩穿了件白色厚绒线衫，下面是花色呢短裙，登

双黑色长靴，斜挎一个漆皮亮黄的小包，尽管化了妆，描了

眼影和唇线，却掩饰不住本来那种小巧可爱的样子。

女孩盯着他看，像鉴赏什么古玩，过了半天，说“：并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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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么英俊嘛。”

方诚说：“我这种类型的英俊，要慢慢欣赏才体会得

到。”

进了酒吧，里面人声杂乱，乌烟瘴气，几个老外正旁若

无人地站在演出池中间狠命扭着屁股，明说跳舞，实则跟几

个不知什么货色的妞动手动脚地调情。俩人找了个稍微安

静的地方坐了下来，女孩向他要了手机号码，方诚问她的，

她却不给。方诚说，你不给我手机，我怎么找你？她笑着说，

上网啊，再说了，我如果要找你，会给你打电话啊。这时侍

应生过来请他们点单。方诚让女孩点，刚好旁边有一个妖精

模样的女人正在喝颜色艳丽的特饮，喝的时候还点上火。火

光一闪一闪的，犹如夜色中的狼眼。女孩好奇不已，一个劲

地朝那面张望。方诚说“：你要吗？来一杯好了。”女孩兴奋地

将手指沿着单子滑下去，但不知选哪一种。侍应生立即推荐

说“：小姐，天堂情色吧，那位小姐要的也是这种，味道很特

别。”女孩点了点头。方诚暗暗叹了口气，心里直骂侍应生。

这杯特饮最贵，一百五十元一杯 也亏他们敢开价。

看得出她并不经常在这地方混，烧坏了两根吸管，才学

会怎么去喝这饮料。特饮果然名不虚传，没几口下去，女孩

已是面色潮红，艳丽万分，说话也随意了许多。方诚几乎没

费什么劲就套出了她的情况：韩菁，今年二十三岁，大学毕

业后在一家公司做行政，上海市人，父母都退休了。她问方

诚，是哪里人，什么时候到上海市来的，在什么地方工作。

方诚胡吹说，他来自祖国最贫困的西部山区，小时候是放牛

娃，幸亏了党和政府的关怀，拿了助学金到上海市读大学，

现在在一家公司混日子。方诚非常煽情地把自己的孩提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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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描绘得一片黑暗，在电视上看到过的苦日子都移花接木

到了自己身上，什么提篮小卖，放牛拾煤，劈柴挑水，捉鱼

换盐，直说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。编造完毕，方诚想不到

自己居然还有这样的才能，不禁有些得意。韩菁一声不响地

看着他，眼睛里有种亮晶晶的东西。方诚以为她被自己的故

事感动了，故意长长地叹口气说：“这样的生活终于过去

了，想想都可怕啊！不过这对我也有好处，天将降大任于斯

人也⋯⋯”

韩菁扑哧一下笑起来，问：“你是不是说谎话从来不脸

红的？”

方诚严肃地说“：其实我这人很老实的，跟你说的事，大

部分都是真实的。你不知道，我单位的同事都说我吃亏就吃

亏在太老实上了，老实人容易被欺负啊⋯⋯”

韩菁一听他说“老实”，干脆放声大笑起来。方诚只好陪

着她笑。笑完，她说“：老实个鬼啊 不过倒是挺可爱。”

喝完特饮，俩人又叫了几瓶啤酒，喝到后来，韩菁说话

的声音越来越响，简直像跟方诚吵架似的。方诚正犹豫着下

一步的行动，想不到韩菁先站了起来，说“：我们走吧。”方

诚和她一起走到外面。夜晚的凉风吹来，方诚打了个哆嗦，

忙裹紧了外套。

上海市的夜晚似乎并没有停息的时候，一路上不断有

人从各个角落出来，说笑着，融进色彩斑斓的场所。韩菁站

在那里，似乎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像做出什么决定似的，咬咬

嘴唇，说“：到你那 方便吗？”

方诚说“：方便。”

韩菁说“：去你那儿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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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诚看着她，笑了笑“：不怕我是坏人？”

韩菁直视着他，说“：要真是那样，算我倒霉。”

上了出租车，韩菁自然地斜靠在方诚肩上。她的长发抚

在方诚脸上，让方诚觉得有些发痒。她身上散发出淡淡的高

级香水味和酒吧里染上的烟味，小巧的脸庞却显得那么动

人和清新，使她混杂了单纯和肉欲的感觉。这让方诚突然有

种很奇怪的冲动，想如果她是自己的女朋友，自己怕是会不

顾一切地去照顾好她，好好疼她。

那天晚上在方诚的住处，方诚和她发生了关系。俩人疯

狂地折腾了整整一夜，最后一次时，韩菁狠命在方诚肩头咬

了一口，痛得方诚差点叫出声来。韩菁看着他肩头上的印

记，满意地说“：我要你好好记住我。”

第二天方诚被韩菁叫醒，她已经穿好了衣服，准备回

去。方诚打着哈欠说“：不吃了早点再走？”

韩菁没有说话，站在床前，神情显得很严肃“。我要告诉

你件事。”

方诚坐起来，奇怪地问“：什么？”

她咬了咬嘴唇，说“：除了我男朋友，我以前从来没有和

别人这样过，你是第一次。”

方诚怔怔地看着她，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要和自己说

这个。

她见方诚没有说话，以为他不相信，眼神一下冷淡下

来，转身走开，说“：信不信由你。”

方诚忙说“：哎，我信⋯⋯”

韩菁并没有回头，往门口走去。

方诚跳下床来，想冲过去拉住她，还没到门口，韩菁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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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拉开门，走了出去。方诚喊“：哎，你等等。”

外面没有人回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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